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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 听聆 听““ 公 共 钢 琴公 共 钢 琴 ””里 的 时 代 乐 章里 的 时 代 乐 章

88月月2424日日，，郎朗在华强北演奏郎朗在华强北演奏
公益钢琴公益钢琴。。

易群林在演奏华强北的公益钢琴易群林在演奏华强北的公益钢琴。。 弹琴的萧姨和站一旁的弹琴的萧姨和站一旁的““小不小不””。。
雷琨雷琨 摄摄

8月24日晚上，郎朗是“悄悄地”赶去深圳华
强北弹琴的。曲目、造型、摄像团队……他什么
也没准备，身上穿的还是当天来不及换下的
正装，“有点儿热，但也是表达对钢琴的一种
尊重。”

深圳华强北公益钢琴角，聚集的都是热爱
音乐的人，低调前来的钢琴家很快被认了出来，
大家请他弹一段。郎朗很快选定了最能引起共
鸣的一首，开始弹奏《我爱你，中国》，“为祖国75
周岁生日献礼。”

熟悉的旋律响起，郎朗开始邀请大家一起
表演，先是拉小提琴的小伙子加入了合奏，渐渐
地，两个人的合奏变成了全场大合唱，“我要把
最美的歌声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

琴声与歌声点亮了那个夜晚。“当时的氛围
太好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忆起那天场景，郎
朗兴奋地提高了音量，唯一小小的遗憾是，“那
天易大哥没在。”

让郎朗挂念的“易大哥”，名叫易群林，一位
58岁的建筑工人，也是让郎朗知道“什么是公益
钢琴”的人。

相 见
去年，因为在华强北弹奏公益钢琴的视频

意外“走红”，易群林的音乐旅程铺展向他未曾
想象过的远方——穿工服、戴安全帽，他在自己
参与建设的音乐厅登台演奏《梁祝》；带着这首
曲子去沈阳赴他与郎朗的“钢琴之约”；还受邀
到北京在直播现场看了总台春晚……

虽然只在春节前见过一面，但易群林和郎朗
对彼此的印象极深。“郎朗老师很热情、很亲切，
一见我就叫易大哥，给我讲手型啊、指法啊……”
老易将那次见面视作“接受指导”，这半年都在
用郎朗教他的指法练琴。而在郎朗看来，那不
能算指导，只是在自己的家乡沈阳招待一位同
样热爱钢琴的演奏者。他一直记得易群林的
手——一双属于劳动者的手，结实有力，老茧
记录下为生活打拼的辛苦。“挺不容易的！完全
靠自学弹到现在的水平啊！”郎朗的语气中流露
出真诚的感佩。

“不知道怎么就火了。”易文理是易群林的
儿子，这些年，他和父亲一起从湖南岳阳老家
到千里之外的深圳打工。去年那段让老易“出
圈”的视频，就是由他拍摄的。“我爸会的乐器
太多了，我平时也拍他吹口琴、拉二胡，就是记
录一下生活。我剪都没剪，拍完没有 3分钟就
传到网上了。”

老易也觉得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都很偶
然。去年 4月的一天，工地收工之后，他陪工友
到华强北买手机——比起音乐，华强北更响亮
的名片是“中国电子第一街”。所以，当老易发
现在这条步行街上还摆放着 8台供路人弹奏的
钢琴时，他有些喜出望外。“这个琴，我也可以弹
弹吗？”老易客气地询问前一位演奏者。“那个大
妹子马上就站起来了，说您来弹，谁都可以弹
的！”擦擦手上的泥，老易坐下来，《致爱丽丝》
《梁祝》《黄河大合唱》……他把心中的旋律一首
首弹下来。

每天在工地打拼，老易当然没机会坐下来
学习五线谱和正规的指法。这些曲子，都是一
个音符对应简谱上一个数字，数字再对应琴键，
就这样一点点记下来的。他的指法，是在饭桌
上、柜子顶上、铁锹把上以及一切可以搭住手指
的地方，自己“敲敲打打”学会的。但老易就是
喜欢钢琴，“弹钢琴就像和老朋友对话，我弹一
个音符，它给我一个回音。”

郎朗将这种“对话”视为老易的“绝活”：“易
大哥说他记谱子就靠背数字，2467、5672……数
字化作琴声，真厉害！”

虽然少年时代起就喜欢音乐，但人生中大
多数时光，忙着挣钱养家的老易和他的“老朋
友”根本“说不上话”——原因显而易见，作为

“乐器之王”，钢琴身价不菲。直到越来越多的
“公共钢琴”或者叫“公益钢琴”“共享钢琴”，出
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车站、商场甚至医院的
门诊大厅，不管叫什么，这些钢琴向所有人公
平地敞开怀抱，不收取费用、不设置门槛，无论
是郎朗这样的演奏家还是像老易一样的爱好
者，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坐下来按下黑白键，弹
奏一曲。

在华强北弹奏公益钢琴的经历，也让郎朗
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当年，沈阳有个海鲜
餐厅，一进门的地方摆了一台白色钢琴。因为
家就住在附近，“我有时候就在那儿练琴”，郎朗
说，他练着，“人家在旁边挑涮火锅的那些生
鲜”。他弹上一会儿，便开始有选食材的客人停
下来听，等练完再一看，“有很多人都在围观，我
就感觉挺有意思。”

从小弹到大，郎朗总结出“乐器之王”的一
个短板，“就是太‘独’了”。它不像小提琴、二胡
那样，可以“随时拿出来，随处是舞台”，钢琴是

“一个人关在小屋里自己练，很少有机会和大家
进行切磋”。亲身体验之后，郎朗觉得公益钢琴
最大的意义就是弥补了这个短板，他之前弹奏
的那架琴就摆在华强北地铁的出站口，“要是小
时候哪个地铁口有钢琴，我得天天跑去弹。”他
乐呵呵地跟笔者开玩笑，又正色说，无论专业与
否，“弹琴的人需要舞台，这些公共场所让每个
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心里那个舞台。”

看 见
华强北也是张旦旦的舞台。在这里，大家

更习惯叫他“盲人钢琴师”。所有的曲谱都记在
心里，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舞蹈，这个23岁的年轻
人可以一人承担一场街头音乐会的全部伴奏工
作，夏日的晚风中，他弹着，大家唱着，从《歌唱
祖国》到《海阔天空》再到《如愿》……弹琴的唱
歌的都很投入、很用力。旦旦的眼角弯弯的，让
他看起来仿佛带着笑意在演奏，围过来的听众
却有人渐渐红了眼睛。在社交媒体，朋友帮他
开直播、上传演奏视频，有网友给他留言，说他

弹奏的音乐“是平凡生活的解药”。
音乐和钢琴，也是张旦旦的“解药”。从小，

他眼前就只有微弱的光感，却早早显露出对音
乐的敏感。在特殊学校读小学二年级那年，班
里新来了一位音乐老师，她手把手地教旦旦在
琴键上定位“哆来咪”。那是旦旦第一次摸到
琴，如今回忆起来，他觉得就是这位启蒙老师，
把他引进了门。

9岁那年，旦旦央求父母为他买了一台最简
单的电子琴，功能很基础，“跟小孩子玩具一
样”。但在用它摸索着学琴的过程中，旦旦觉得
他的生活好像被改变了。“我从小也没玩过什么
玩具，钢琴对我来说就像乐高积木，有很多不同
的色彩。”年纪稍大一点，他跟着村里的唢呐班
子给人演奏，替家里赚了一些钱，也在县城跟老
师学过一些即兴伴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
自己琢磨，他越琢磨越觉得，“音乐是有趣的，它
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9岁，旦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背着家
人，从打了三年工的按摩店“逃走”了，“在店里
起早贪黑，根本没时间练琴。”为捍卫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他离开老家，来到深圳。他喜欢深
圳的丰富与包容，而且，“我听室友说，华强北有
几架公益钢琴可以弹。”

那阵子，他租住的地方离华强北不远，旦旦
每天撑着盲杖早早赶去，一练就是一天——华
强北的公益钢琴都是经过翻新维护的旧琴，旦
旦一台台试过，认准了其中音色、音准最好的那
几台。从早到晚，能弹多少个小时，他自己也
说不清楚。“反正这台我弹上了，别人基本就没
得弹。”他也尊重所有和他一样真心想弹琴的
演奏者，只要有人诚恳地说一句“能让我弹一
下吗”，他就愿意让出琴凳，哪怕对方弹得不
好，只是一个音一个音往外“蹦”也没关系，“但
是你不能哐哐地乱砸”，说到这儿，旦旦提高了
音量，“那就不是弹琴了！”他极爱护这些琴，发
现有人破坏会上前制止，还主动请相熟的调音
师过来帮忙调律。

在华强北，旦旦“看见”了音乐的色彩、人心
的善意，也同时被别人看见。很快就有附近居
民发现，这个执著练琴的小伙子擅长即兴伴奏，
常常是大家点歌，他就能弹得流畅动听。很多
人听完、唱完不走，会自发地回报这位热情的演
奏者，旦旦一直记得，他刚来弹琴不久，就被喜
欢唱歌的叔叔阿姨拉进了他们的微信群。有人
给他拍视频，也有媒体来采访，“华强北盲人钢
琴师”开始为更多人所知。

2020年，当地一家商场的老板看到视频和
报道，主动联系旦旦，请他到商场弹琴。那段时
间，他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一个月能赚一万
多块钱。”攒下些积蓄，旦旦做了一件出人意料
的事——他分期付款，买了台标价几万元的二
手钢琴，送到安徽老家的村委会。“我们那个村
子条件比较落后，没什么音乐氛围。我就想用
自己努力的成果，捐个钢琴回去，让老人孩子都
能享受这种氛围。”他想把童年“求之不得”的

“彩色积木”，送给同样心怀憧憬的人。
在弹琴这件事上，旦旦的自我要求近乎严

苛。去年，他从商场离职了，因为他觉得“能创
造的价值，配不上人家那每月一万多块钱”。他
想精进琴艺，却一度很少再去华强北，因为“我
手汗重，一出汗弹琴就打滑……”烦心事好像一
股脑压过来，旦旦花重金捐给村里的琴一直被
闲置，“没人弹、没人教，就放着落灰，可能老鼠
都在里面做窝了。”他苦笑着，戏谑遮不住心疼。

抑郁的情绪无法排解，旦旦离开了深圳，他
独自走过全国很多地方，“想干脆找个没人的深
山老林不出来了！”但哪个钢琴师能放下心里的
舞台？兜兜转转一大圈，他又回来了。

这一次，旦旦借来一架电钢琴，把它挤进了
和室友合租的宿舍，一边坚持每天练琴，一边靠
直播和发布短视频维持生活。华强北的公益钢
琴重新出现在他的镜头里，最近一次是在 7月，

“听说那边的琴更新了，我想去试试音色。”试琴
时，他遇到一位高手，“坐下就弹了一首肖邦！
我当时都惊呆了，弹得那么好！”他上前和弹琴
的小伙聊了两句，得知对方是四川音乐学院附
中的普通学生，旅游到此，惊叹于旦旦的才华，
这才想试试身手。

“我们聊天的时候，小伙说他也是手上爱出
汗，很困扰。”遇到“同病相怜”的演奏者，让旦旦
在采访中，第一次用相对轻松的口吻说起“手汗
重”这个令他陷入焦虑的障碍——旦旦觉得，在
华强北，他总能碰到与自己“磁场相近”的人。
那台闲置在老家村委会的琴，旦旦也渐渐释怀，

“我捐过去，就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情。”
靠着剩下的积蓄和打理视频账号的收入，

旦旦说目前维持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的。他心里
有个不愿放弃的目标——到更大的舞台上和专
业的乐队合奏。

遇 见
“有人赶路，有人经过，有人驻足，还有人在

弹奏过往与青春。”
B站一个播放量近 10万的视频下留着这样

一条评论。视频中，厦门机场内一架公共钢琴
旁围了一圈人，位于中央的弹奏者五指在琴键
上跳跃，《路小雨》《蒲公英的约定》……一首首
耳熟能详的歌曲流泻而出，引得听众沉浸其中。

弹琴的女孩名叫悠悠，视频发布在她和朋
友派派共同创建的账号“排忧PaiYo”上。“账号
名称的由来是我们英文名的前面几个字母——
PaiYo，也意味着排忧解难。”她们解释道，希望
能通过自己分享的音乐演奏视频，为他人排
忧解难。

对她们来说，弹奏公共钢琴既是热爱所在，
也是获得感的来源。二人的B站账号下有一个
视频合集——公共钢琴打卡，专门用来分享她
们在各地弹奏公共钢琴的视频，收获了许多粉
丝的喜爱与关注。

悠悠和派派本科期间都就读于厦门大学，
一次钢琴演奏会让她们结缘。两人的关系越走
越近，一起约着弹钢琴、弹吉他、唱歌，对音乐同
样的热爱使她们萌生了共同创建一个音乐分享
账号的想法。

相较于在家时一个人自弹自娱，置身人群
中弹奏钢琴更考验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刚
开始真的超级紧张，紧张到手会发抖的那种。”
而随着公开弹奏的经验愈发丰富，她们也练出
了胆量，现在已经能在众多围观者的注目礼下
自如地弹奏完一首首钢琴曲。听众每一次的
跟唱、鼓掌和交谈，都让她们收获满满的成就
感和感动。

厦大图书馆、厦门机场、鼓浪屿的海边咖啡
馆、郑州地铁站、北京的商场里……音乐播撒的
快乐在二人打卡过的公共钢琴间、在路过的行
人间传递，正如最初期待的那样，她们的演奏，
成了“排忧解难”的良方。

厦门机场的公共钢琴是“排忧 PaiYo”这个
账号里打卡次数最多的公共钢琴，不仅悠悠和
派派两人经常光顾，她们的粉丝也在评论区“接
龙”般晒出各自打卡的照片。不同衣着的人、不
同的时刻、不同的曲目，却都弹着同一架钢琴。

“感觉大家是在为一样的热爱做一样的事。”
派派公司外的乐器店旁边，也摆了几台公

共钢琴。下班时经过，她常“手痒”弹上几曲。
被琴声吸引的小朋友会忘了放学回家，围在钢
琴边，盯着她手指一次次触碰琴键的动作，有的
还会掀开其他钢琴的琴盖，模仿着按下几个按
键，直到恋恋不舍地被家长们牵回家。派派最
初没想到，自己的放松时刻能引发小朋友们的
兴趣，“说不定就播下了一颗‘种子’。”

她们把公共钢琴和公共健身器材类比：一
个是身体疗愈，另一个是精神疗愈，相同的是服
务大众的内核。在不同时空弹奏同一架钢琴、
同一首乐曲，唱出同一个音符时，在某种意义
上，称得上是一场盛大而惊喜的相遇。就像走
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们不经意抬眼，望见了同
一轮明月，产生了一致的欢欣与喜爱。

这或许就是她们提到的——“千里共
婵娟”。

听 见
从天津地铁 9号线直沽站下车，笔者是“听

曲识琴”，循着音乐声找到那架公共钢琴的。弹
琴的是“00后”“小不”，“60后”萧姨正安静地站
在一旁，“他先来的，等他弹完我再弹。”这一老
一少并不认识，但之前就偶遇过一次。那次，坐

在琴凳上的是萧姨。“小不”路过，听到这位阿姨
在弹，就停下脚步跟着旋律唱了起来。萧姨要
把琴让给小伙子，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不会
弹”，萧姨就继续给他伴奏。再见面，她才发现
原来小伙子不但会弹，还弹得很好。

“小不”从东北来天津当老师，教的就是音
乐。萧姨是退休工人，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照顾1
岁多的小孙女。如果不是这架公共钢琴，他们
的生活轨迹本没有交点。“遇见一次是偶然，两
次肯定是缘分！”“小不”笑着跟阿姨感慨。

“小不”把到9号线弹钢琴视作自己的“梦想
时刻”。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他在租住的
房子里，摆了一架电钢琴。但自从发现了9号线
的公共钢琴，没课的时候，他宁可绕一点路，也
会过来弹上一会儿。为什么不在家弹？“你听这
是什么效果？”他用力地按下几个琴键，浑厚的
琴声随之响起，“‘电钢’达不到这种厚重，也没
有回响。”“小不”讲课时要弹琴，下班回家也会
练琴，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和梦想是
不一样的”！他一脸认真地告诉笔者。

“你都当老师啦？我看你还是孩子样儿
呢！”萧姨身上带着天津人的亲切感，她喜欢听
年轻人弹琴，也喜欢跟他们聊琴，像“小不”这样
的“忘年交”她认识了不少，“好多人都说，‘阿姨
我加您个微信吧’！”她来者不拒，笑眯眯地递出
二维码，“还有年轻人愿意加我，我就挺自豪
的。不过平时人家忙，也顾不上聊天。”

其实萧姨也忙。从前忙着在工厂上班、下
了班就带孩子——她的钢琴基础，就是当年给4
岁的儿子当“陪练”时打下的。如今，萧姨退休
在家，又开始忙着“帮孩子带孩子”，和亲家轮班
照料孙女。“轮空”的日子，她终于有一点自己的
时间，可以坐下来弹弹琴了。

“拜厄、车尔尼599……”年轻时陪孩子练过
的指法和曲子，她一点点往回捡。“就是玩儿
呗！”萧姨心态年轻，也好学，唯一的担心就是在
家练琴扰民。有一次，邻居家的小朋友夸她，

“您弹得真好，您一弹琴，我奶奶听得午觉都不
睡了。”萧姨听出了童言无忌背后的“弦外之
音”，再弹琴，她手上不敢使劲儿了，小心翼翼地
按下每一个琴键，越弹声音越小，“越弹越困”。

在家里放不开，一架摆在地铁站，谁都能
弹的公共钢琴，反而给了萧姨自由施展的空
间。自从发现直沽站有琴，每次搭地铁回家，
她总是提前一站下车，坐在琴凳上，背后人来
人往，她不必再担心打扰到谁，可以投入地弹
她想弹的曲子。

见面那天，笔者问她最喜欢哪一首，萧姨笑
了：“一会儿我弹给你听！”“小不”起身让出了
琴，请萧姨展示。萧姨弹《遇见》，“小不”跟着唱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弹西游记的
《女儿情》，“小不”忙着搜歌词；压轴曲目，萧姨
选了一首《春节序曲》，“小不”跟阿姨合作，不时
补上几个音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萧姨是个
典型的天津“i人（偏内向的人）”——有人愿意找
她聊天，她句句有回应；但让她主动开口，“我其
实不爱跟人家长里短地打听。”因琴而起的交流
更让萧姨感到自在，她也愿意用弹琴来表达自
己，用音乐说出心底的声音。

这架忽然出现的公共钢琴，给萧姨忙碌凡
常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一点惊喜：“这附近有个音
乐学校，好多钢琴专业的学生都给我指点两句，
还给我示范，可好了！”她边说边抬起搭在琴键
上的手，加点劲儿，再落下，让琴声飘得更远，

“在这儿我就敢弹了！想弹嘛弹嘛！”
“想弹嘛弹嘛”，在公共钢琴上，确实是弹什

么的人都有——有人弹肖邦的《夜曲》，也有人
弹周杰伦的《夜曲》；有人弹贝多芬的《月光》，
也有人弹《十五的月亮》；有人弹蓝调，也有人
弹红歌……到底弹什么才“正宗”？在郎朗看
来，这不是个问题，而恰恰是钢琴的优势和魅
力所在，“它是基础的乐器，又可以产生无穷的
组合和变化，探索各种风格。”这位世界顶级钢
琴家的手指演绎过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也
在总台春晚舞台上弹奏从东北秧歌改编而来的
《冬日暖阳》，国庆前夕，他又推出了三首新单
曲，“全部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为祖国母亲庆
生”，这个中国音乐合辑的名字就叫《龙年——
中国的歌》。在郎朗心里，钢琴曲只有创作和演

绎质量之分，在曲风上没有高下之别。他还准
备找机会再去弹公共钢琴，“下次得多准备几
首曲子！”

很少有人知道，天津是郎朗 12岁时举办首
场个人专场音乐会的城市。“曲艺之乡”其实也
有着深厚的音乐土壤。“有孩子来弹琴，我看那
一点点的小手，能弹吗？一听啊，弹得倍儿好！”
许钊是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客运管理部副
主任，一个“哏都姐姐”。她负责运营钢琴音乐
角，讲起形形色色的演奏者，语带骄傲。有人
开玩笑，天津地铁里应该放“公共快板”啊！许
钊也笑，说快板上手可未必比钢琴容易，“随便

‘呱嗒’两下，动静挺大没节奏，不能叫打快
板。”而钢琴不同，“照着谱，你可能弹得不专
业，但不会弹得多难听”。她知道，在温暖热情
的天津，“只要你肯尝试，都会得到掌声。”这就
是他们当时设置这台钢琴的原因，让城市的文
化和性格被“听见”，也让匆匆过客，无论弹的
听的都能有好心情。

照 见
这是一架白色三角钢琴，摆在浙江湖州市

中心医院门诊大厅里，温柔、安静，未经太多装
饰，只在琴身侧面写了一行字——“用音乐治愈
心灵，欢迎演奏”。

这也是一架“网红钢琴”，从 2020年 9月医
院正式迁至新址开始，它就站在白色的琴台上
陪伴着出入门诊大厅的每个人。这几年，它和
形形色色的演奏者一起，时不时出现在短视频
中，甚至冲上热搜、热榜——有从贵州来浙江打
拼的外卖小哥，有刚抽完血就坐下来边弹琴边
等检查结果的小姑娘，有背着止疼包的爷爷。
更多的视频中，是穿着统一暖色马甲的志愿者
在弹奏轻柔的钢琴曲，他们的听众，有手上还挂
着滞留针的孩子，被乐声止住了哭声；也有单手
拄拐的中年人，循着旋律在钢琴边歇脚，脸上的
表情随着和缓的琴音渐渐恢复平静……

最“出圈”的一次，是2021年夏天，一位年过
八旬的银发奶奶，穿着住院服在钢琴前坐下，微
微低头但腰背挺拔，她用还贴着胶布的手，弹起
了《洪湖水浪打浪》……3年过去，门诊部主任匡
晓华依然忘不了这一幕——当时，那位优雅的

“钢琴奶奶”因患淋巴肿瘤，入院接受化疗。做
完检查回病房的路上，老人走上了琴台。“旋律
一响，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停下来听。那一
刻让我觉得，老人在用音乐治愈自己的病痛，也
感染着周围的人。”

医院的副院长邱晟同样对“钢琴奶奶”记忆
犹新。常有人来问邱晟，为什么要在医院摆一
台钢琴？对看病有什么帮助？这位从医多年的
神经外科专家，会先科普一个医学常识：“很多
来医院就诊的病人和家属，会出现一过性的高
血压，就因为情绪紧张。”

他能共情这种紧张——“看病”往往是个漫
长的过程，从家赶到医院、在门诊大厅排队挂
号、候诊、检查、治疗、取药……疾病的阴影之
下，人们很容易感到心情压抑，如果整个就医过
程中，面对的都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这种压抑更
是会成倍地放大。“所以我们在新院建设之初，
就想到要营造一个尽可能让患者感到舒心的就
医环境，缓解焦虑。”

这架公共钢琴，是院里反复讨论后得出的
“最优解”。比起循环播放工作人员选好的轻
音乐，一架谁都能弹的钢琴，更方便大家释放
内心的情绪，更能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也有
那种自动演奏的钢琴，没人弹也会响，但我们
没选，因为不希望琴摆在那里只是装样子。”邱
晟说，院里最终决定，买真正的钢琴，请相对专
业的志愿者定期弹奏舒缓的乐曲，同时欢迎所
有走进医院大门的人参与进来。邱晟觉得，那
位“钢琴奶奶”带来的“治愈时刻”，证明他们当
初的决定是对的——“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
是安慰”，并不是所有的顽疾都能被彻底攻克，
但作为医者，至少要竭尽所能，安抚患者内心
的伤痛。

医院环境特殊，一台摆在这里的公共钢
琴，需要许多额外的维护。作为门诊的“大管
家”，匡晓华是为钢琴操心最多的人之一，连清
洁用的消毒液配比这种细节都要考虑到，“杀
菌效果要保证，但浓度不能太高，不然长期下
来琴键要泡坏的。”

分时段演奏的钢琴志愿者团队，也是匡晓
华参与组建的。除了面向社会召集热心人士，
她还主动联系了当地一家琴行，刚把医院“用音
乐治愈心灵，给患者带去暖意”的想法告诉琴行
负责人，对方就痛快地答应合作。每天固定的
时间段，琴行的老师会为患者弹奏他们精心挑
选的曲目；每半年，琴行的调律师还会到医院为
这架三角钢琴做“体检”。所有服务都是免费
的，就这样坚持了3年多。

在医院弹琴和在正式舞台上演奏感觉有什
么不同？有志愿者总结：这里的“听众”往往正
陷在焦虑甚至无助的情绪中，为他们弹琴，能更
直观地感受到音乐照拂人心的力量。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追求精神生活
才有了基础。”在华强北公益钢琴运营负责人孙
永红看来，“易大哥”、张旦旦、萧姨等一位位普
通的“钢琴家”，在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奋斗中，
弹奏出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曲目”，更是
越来越多优质文化资源正直达基层、越来越多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时代乐章”。

就像这些年，郎朗一直在为将钢琴与公益
结合起来而努力。他给特教机构捐琴、建音乐
教室，把影响他一生的乐器，送进各地的乡村小
学，送到那些曾经以为自己“离钢琴很遥远”的
人眼前。

他给自己的公益项目取名为“快乐的琴
键”，“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弹响一架钢琴，
都可以用演奏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是钢琴
家想向更多人传递的理念，也是公益钢琴存在
的意义。 □雷琨 李洪磊 张博令


